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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亞洲盃足球賽由中國主辦，最後一場的決賽是由地主隊中國出戰日本。雙方對陣

之前，熱情激昂的中國球迷就已經在日本隊出場的賽事，進行搗亂與辱罵，重燃二戰時中日

之間的仇恨情緒。而在決賽過程中，中國球迷始終不滿裁判的判決，於是當日本隊最終贏得

冠軍後，憤怒的球迷開始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外聚眾暴動，焚燒日本國旗，甚至一度圍堵日本

隊所乘坐的巴士。 

由上可見運動比賽經常受到非關競賽本身的外來影響。究其歷史緣由，不難見到將運動

與民族歷史恩怨、種族強弱等聯想在一起，變成另一種面貌的政治角力，而這種表現尤其在

西方勢力興起後，更形加劇。近代西方的強勢，透過現代奧林匹克運動這類的國際比賽，開

始對世界其他地區發揮影響力。1896年，現代奧林匹克運動重新問世。由於該運動起源於權

勢處於頂峰時期的歐洲，因此相關的比賽規則，自然反映了西方或歐洲的傳統。而對世界各

地區而言，伴隨著西方或是外來勢力的刺激，運動競賽也隨著民族主義的催化而顯現出政治

味。 

一戰前夕，現代新聞傳媒的發展，加速了運動熱的旋風。體育記者不僅僅是相關事件的

報導者，有時且不自覺地成為文化紀錄者。這股對運動明星的崇拜以及對其成就的集體認同，

經過傳媒的催化，就成為民族特徵的基本要素。一戰結束以後，這種集體認同的行為被政治

化。極權主義國家如德國或蘇聯，擅長於誘引和激勵大眾心理，因此特別欣賞體育活動的競

爭刺激對一般民眾所帶來的興奮作用，而將運動與優秀民族或愛國士氣相互連結。 

然而，以體育運動來振奮民族士氣，甚至創造出種族優越神話的行徑，其實並非極權統

治的政權所特有。相信任何一個看過 2003年亞洲棒球錦標賽新聞轉播的台灣觀眾都能證明這

一點。該賽的前兩名可以獲選參加雅典奧運會。比賽於日本札晃舉行時，中華棒球隊在延長

賽中最後以五比四驚險擊敗南韓，得以第二名之姿參加雅典奧運會，當時台灣街頭巷尾的歡

呼聲，幾乎震耳欲聾，因為它代表外交受挫的台灣，在其他國際場合如運動場上不一定就不

如人。至於陳詩欣和朱木炎為台灣獲得有史以來的兩面奧運金牌，其振奮台灣人心之情景，

自無庸贅言。但有趣的是，當奧運大會升起中華台北的奧運旗幟時，陳詩欣歡然淚下的畫面，

卻被南韓記者解讀為陳詩欣因台灣無法升起自己國家的國旗而感傷落淚。我們無法確知當時

陳詩欣的本意為何，但可以確定的是南韓記者（或許也包含其人民）在重視體育賽事之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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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地將之與民族意識相互勾連。 

由上看來，在運動競賽中，政治化的民族主義似乎已經化身成為一種世俗信念，具有等

同宗教般的魔力，操控著國家民族的命運。有的時候，這股信念有助於轉移國內政經、外交

困境的焦點，或是可以修補種族、文化分歧所產生的社會裂痕，儘管那也許只是臨時性的效

用。舉例來說，在世界盃足球賽中，有一支南美國家的球隊擊敗來自西歐的對手時，必然舉

國歡騰、引以為豪，而暫時忘卻國內政黨路線之爭或經濟通膨的苦難。更有甚者，運動競賽

還能引發仳鄰而居的兩國之間，一夕翻臉。1969年宏都拉斯和薩爾瓦多的足球戰爭即是明證。

固然兩國早已因邊界糾紛和移民問題而時有齟齮，但一場世界盃足球預賽，賽前因為宏國球

迷干擾薩國隊伍，導致薩國失利。一位傷心過度的薩國球迷自殺，遂引來全國球迷對宏國球

隊在客場時的報復行動，最終兩國出動陸空部隊，兵戎相見，造成兩、三千人喪命。 

 

I. 運動賽會與民族主義 

下文將運動比賽區分為世界性和區域性的兩類賽會，分別深入說明運動與民族主義和國

際政治角力的關係。 

（一）﹑奧運會 

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從一開始就隱含著政治色彩，並且成為展現民族主義的先鋒。1912

年斯德哥爾摩奧運會中，參賽各方已經出現了民族競爭的激情。此後，受到一次大戰的影響，

1916年的奧運會被取消。1924年奧林匹克運動重新恢復而在巴黎舉辦時，十二年前各個國家

民族間的競爭情結仍然絲毫未減，但來自前中歐體育強國德國和新興的蘇聯運動員則被禁止

參賽。前者後來獲准參加 1932年洛杉磯奧運會，後者則直到二戰結束後才得以與賽。在這段

被禁的期間，蘇聯則模仿奧運會設計了為無產階級而辦的「國際紅色體育運動會」。 

不過相較於上者，1936 年的柏林奧運會才是毫不掩飾其政治色彩。自從 1933 年希特勒

上台以來，德國統治階層提倡的種族優越意識，顯然與奧林匹克所宣稱的國際和平與平等精

神背道而馳。美國和歐洲其他國家曾號召抵制這屆奧運會，他們認為納粹的種族政策違背了

奧林匹克章程。此一抵制最終以妥協的方式解決︰當時美國奧會主席布倫戴奇同意德國的主

張，讓美國的猶太運動員不參賽，  犧牲少數人，而成全這屆奧會得以繼續舉辦。柏林奧運

會也是首次媒體特別關注的奧運會，在各項傳謀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電影製片人勒尼‧里

芬斯塔爾。她在其傑作《奧林匹克》這部影片中捕捉了納粹運動會上的莊嚴肅穆與光輝時刻，

其中頗具政治宣傳的意義。 

當時另一個法西斯國家－日本－也公然宣揚民族優越意識。日本原先將要主承辦 1940年

奧運會。在現代奧林匹克史上，這是西方以外的國家首次獲得承辦權。但是日本軍國主義份

子先後於 1931年和 1937年在滿洲和中國北部進行侵略行動 ，分別發動「九一八」與「七七」

事變，激起國際社會的強烈指責而反對其主辦奧運。但日本堅持其軍事擴張，而寧願放棄承

辦奧運會，這才使得國際奧委會避開了一場可能產生的尷尬危機。 

二戰之後，冷戰的意識型態、殖民地解放風潮和第三世界的興起，這些因素都刺激了重

新解釋奧運精神之必要，因而給奧運管理體系帶來新的活力，開始接納許多新的會員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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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51年起，奧林匹克運動會接納了蘇聯及其東歐週邊國家。同時在東西對峙的階段中，美

蘇兩大集團運動員之間的賽會也成了衡量冷戰均勢的一個重要尺度。計算各方所得獎牌數在

雙方陣營間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因此在這一時期，雙方都各自培養了奧運頂尖好手，凸顯

了田徑賽場仍然潛藏著政治角力的現象。 

二戰前，奧運會偶爾會出現以排斥某國運動員參賽的手法，從而在政治上對該國發出責

難之聲，最常見的就是拒絕蘇聯選手與賽。一旦冷戰意識被引入奧運會，抵制或反抵制的事

件就更常發生。1980年，美國為反對蘇聯入侵阿富汗，領導抵制莫斯科奧運會的比賽。有趣

的是，因為阿富汗也是回教陣營的一份子，阿拉伯世界這回竟然聲援美國而與以色列站在同

一邊；當時以色列和美國的緊密關係導致以色列也參加了抵制。結果 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最

終僅有 81個國家參加，高達 62個國家抵制，形成了現代奧運史上最大的政治抵制運動。不

過當 1984年輪到由美國洛杉磯主辦奧運會，這回蘇聯也立刻以牙還牙，回敬以另一波的抵制

活動。 

扣除政治因素外，意識形態或民族主義的感情因素也常影響到評分。有時裁判顯然因自

己的民族主義傾向而影響了裁決。1988年漢城奧運會上這種現象引起了極大憤慨。體操比賽

中出現了明顯的評判不公情形，裁判被戲稱為「黑手黨裁判」（Judging Mafia）。此外，奧運

內部的調查顯示有兩名拳擊裁判，賽前曾接受地主南韓隊的邀請賄賂，結果他們把金牌判給

了比賽中實力明顯不如美國選手的一名南韓運動員。為此，這兩名裁判被終生取消裁判資格。 

奧運會在政治方面最富戲劇性、也最悲慘的一幕，是巴勒斯坦激進份子在 1972年慕尼黑

奧運會上的行動。最近的電影「慕尼黑」即是以此為故事背景。當時為了引起全世界對巴勒

斯坦政治問題的關注，武裝的巴勒斯坦激進份子潛入奧運村，將以色列隊運動員扣作人質。

德國和以色列都拒絕巴勒斯坦人的要求。德國狙擊手在以色列政府同意下，試圖制止這群激

進份子挾持人質登機。雙方槍戰的過程中，造成以色列運動員和三名巴勒斯坦綁匪死亡，以

悲劇收場，這種結果完全背離奧運會所訴求的公平競爭與非武力的和平意義。 

 

(二)﹑區域性國際運動會 

隨著世界政治和文化加速地區化，各地出現了一些模仿奧運會的區域性運動會，如亞運

會、地中海地區運動會、泛美運動會、非洲運動會等。亞運會是由印度第一任總理尼赫魯所

推動，隸屬於國際奧委會之下。它於 1954年首次舉辦，算是真正的全亞洲人運動會。但是在

1963年，印尼將承辦次年的亞運會，由於其反美親共的立場，並未邀請以色列和中華民國隊，

結果奧委會取消了他們的承辦權，此舉還導致印尼首都發生騷亂。國際奧委會因而暫停印尼

奧委會職權。當時的印尼總統蘇卡諾原本打算將本次賽事改名為「新生力量運動會」，決定即

使在無法得到國際奧委會支持的情況，仍要繼續舉行。奧委會則宣佈參加此次比賽的運動員，

將被取消其下屆奧運會資格，以此作為威脅應聲阻止。即使時至今日，亞運會仍然是國際政

治和外交角力的舞台。這種戲碼，大概台灣的運動迷都不會生疏；尤其是關乎台灣隊名的更

動困擾，總是連年不時在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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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運動比賽與西方殖民主義的影響 

國際奧運會和區域性奧運會的比賽項目，都包含源於歐洲或美國的運動項目，這一事實

當然是十九和二十世紀殖民過程所遺留的產物，並繼續影響至今。殖民者對體育運動的傳

播——就如他們的文學與藝術一樣，是文化帝國主義的一個重要面向。由於英國和美國(美國

尤甚)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的帝國主義勢力，他們的體育項目遂風行草偃地流傳開來。雖然日

本從未直接被他國殖民統治，但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日本還是受到英、美的商業滲透。因

此，典型的美國項目─棒球和典型的英國項目─板球一起輸入日本。不過，後來棒球超越了

板球，在日本高中生和大學生中更為風行。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現代化和工業化的進

程，二是戰後日本對美國優勢的瞭解與崇拜，這些因素都有助於使棒球賽更富吸引力，也可

見出體育活動的流傳其實是取決於輸出這些運動的國家其相應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勢力，而

非關任何原有文化的傾向。至於足球則是殖民環境下傳播體育運動的另一個例子。它最初由

英國士兵、傳教士、商人和外交官傳播到世界各地，隨後在其他歐洲國家殖民地也流行起來，

並像板球般地融入當地住民的生活，只是足球參與的人數與階級更廣，因此影響的規模更大。 

除了利用教育機構在帝國內培養英式競賽精神之外，英國人還引進了另一種深具活力的

機制：運動俱樂部。雖然殖民地原住者之上層人物經常模仿殖民者建立同樣排外的俱樂部。

但這些團體日後卻成了滋生反殖民情緒的溫床，並且在殖民地解放和建國之初，成為一些新

獨立亞非國家奧委會的核心。 

雖然絕大多數體育運動的傳播模式都是從殖民者傳向被殖民者，但有些形式的運動和比

賽則是反向傳播。例如，人們所熟悉的馬球運動早在英國建立東印度公司之前就已在中亞和

印度次大陸出現。當聖公會傳教士向印度上層人物傳播板球時，馬球則由返鄉回國的英國軍

官傳入英國。如今人們一提到馬球，經常將之與皇親貴族或富翁連上等號，視為有錢有勢者

的運動。又如柔道則是另一個明顯被西方人接受的原住者運動。它是十九世紀末由日本大師

簡化舊傳統的武術而發展出來，1945年日本戰敗後開始為歐美各國人士所熟知，並在他們占

領日本後傳回國內。雖然日本人仍在國際柔道比賽中佔有優勢，但西方選手已逐漸挑戰這個

霸權。 

運動比賽因為有輸有贏，不免具有無法捉摸、難以預料的特徵，而正是這種特徵影響了

其在歷史發展中的戲劇性。1945年之後的運動史，充滿了第三世界的代表隊戰勝其西方對手

的事例。諷刺的是，這些比賽最初卻是由西方所引進，並以之作為殖民統治和文化支配的工

具。如世界盃足球賽上，拉美和其他非歐洲足球隊（如非洲隊）打敗歐洲隊的戰績，不會少

於它們被歐洲隊打敗的景況。這種體育比賽的勝利常常會加強得勝者的自豪，造成政治、經

濟或外交領域少見的欣喜。有人認為運動比賽場上，被視為政治弱國的隊伍能夠獲勝的事例，

其實是有助於維持國際關係的和諧。 

由於參賽者及其政府和民眾都認為比賽成績的好壞與國際地位或地緣政治有著密切關

係，因此，從 1936年德國柏林奧運會納粹提倡優生學開始，有些國家從上而下，帶頭鼓勵利

用科學創造優秀運動員。這種想法其實並不令人訝異，只是各國使用的所謂科學方法和藥物

卻愈趨複雜。例如北韓嘗試在三、四歲的幼童中尋找富有潛力的運動員，然後由國家負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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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培訓，以保證發揮其潛能。有些國家的教練和父母則急於採用各式各樣的科學研究成果，

支持有潛力與抱負的運動員發揮其才能，冀望他們能爲國內的資助者帶回奧運金牌和榮耀。

如此一來，卻也衍生出某些走火入魔的行徑。1976年蒙特婁奧運會甚至出現了提高比賽成績

的回輸技術，其作法是讓運動員在高海拔地區訓練以增加紅血球的含氧量，然後抽取運動員

一部分血液，將它保存到賽前最後一刻再重新輸入體內，以提高運動員的耐力。雖然回輸血

液並不需添加外來藥物，但是此舉仍被視為違背奧運精神，因為它會造成選手不自然、不公

平的優勢。 

 

結語 

中國即將在 2008年舉辦國際奧運，而像中國這具有高度政治目標的國家，必然會利用奧

運會來實現其躍升國際大國的目的，顯現其在體育運動及其他領域的傑出成就。而以市場經

濟為基礎的歐美和日本等國，也會繼續利用奧運會來展示其民主體制與自由企業的優越性。

至於其他國家更不會放棄這種在國際上露臉的機會，畢竟運動場上是傳統政經、外交場合之

外，另一個展現民族主義與國際政治角力的最佳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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